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已

经结束了。正是因为圆园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
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

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

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

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怨园年代初，国际
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 在参

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

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

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

战国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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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 悦燥造凿宰葬则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匀蚤泽贼燥鄄
则赠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 赠葬澡燥燥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怨员个，
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员员郾苑万之多。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

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

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

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

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

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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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园年代以前，东方� 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
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

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 那时的冷战

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

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

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

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

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

在冷战结束的愿园年代末怨园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
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

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 圆园世纪末历史
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 由于

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

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

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

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

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

———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

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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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

和利用》，载《历史研究》，员怨怨愿（缘）。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

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

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

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员怨苑缘年出版第员卷，至今已有怨卷，按专题介
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

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

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 其二，研究

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

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

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

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

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

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

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

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栽澡藻宰燥燥凿则燥憎宰蚤造泽燥灶陨灶贼藻则鄄
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悦藻灶贼藻则枣燥则杂糟澡燥造葬则泽）于员怨怨员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悦燥造凿
宰葬则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匀蚤泽贼燥则赠孕则燥躁藻糟贼）。员怨怨圆年 苑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
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

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

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

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

·猿·

�

�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 员怨怨苑年出版的那本专
著的书名———宰藻晕燥憎运灶燥憎：砸藻贼澡蚤灶噪蚤灶早悦燥造凿宰葬则匀蚤泽贼燥则赠，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
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

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

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这些会

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

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

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

战国际史项目公报》（悦宰陨匀孕月怎造造藻贼蚤灶），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
的各国学者。� 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

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

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

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

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

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 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

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 这些做法

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

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

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

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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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李丹慧仅员怨怨愿年员圆月至员怨怨怨年圆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 苑纸箱
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据我所知，自员怨怨猿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
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赠葬澡燥燥，网址：澡贼贼责：辕辕糟憎蚤澡责援泽蚤援藻凿怎。

这包括：员怨怨猿年员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
所合作）；员怨怨缘年苑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员怨怨远年员月的香港会议（“冷战
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员怨怨苑年员园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
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员怨怨愿年远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
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

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

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

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

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

对圆员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
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

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圆员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和
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

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

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

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

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

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

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

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

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

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

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

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

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

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

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

·缘·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道路。� 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

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

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

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

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

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

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

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

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

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

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

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

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

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

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

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

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

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

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

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

·远·

�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 员怨怨苑年美国才出现
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 阅蚤葬灶藻运怎灶扎的月怎贼贼藻则驭郧怎灶泽：粤皂藻则蚤鄄
糟葬灶悦燥造凿宰葬则耘糟燥灶燥皂蚤糟阅蚤责造燥皂葬糟赠。



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

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 而只有在这样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

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

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

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

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

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

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

———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

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

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

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

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

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

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员怨怨怨年源月猿园日

·苑·

�

�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圆愿页，商务印书馆，员怨远员。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

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

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猿园卷、员缘园园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圆园园员年出齐。



谨以此书献给

引导我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学术前辈

朱庭光先生和齐世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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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 然 做 书 生

这里收入的是我最近五年来撰写的关于 员怨源缘耀员怨缘猿年中苏
关系和朝鲜战争研究的部分论文，以及经过我本人收集、挑选、整

理和注释的有关上述专题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当我完成这项编

辑工作时，回想这些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抚案沉思，慨叹不已。

几个月前，我去看望年逾八旬、身罹病痛的学术前辈周一良先

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毕竟是书生》，并且颤颤巍巍地用左

手在扉页上签了名。此前，我曾从《作家文摘》上看过这本书的部

分内容，它真实朴素地讲述了老先生自己曲折的一生，无扬美，也

不抑丑，无多少高谈阔论，也没讲什么大道理，依然是书生本色，阅

后令人感慨。此次再读，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更别有一番感慨。

我进入学术界，已有圆园余年了。看到当年的同窗学友甚至更
年轻的学子，凡学有所成者，都已桃李满天下，或扬名国内外了，而

自己却才开始梳理近作，不免生出些许惭愧。

细细想来，自员怨苑愿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员怨苑怨年考取硕士
研究生至今，我辍学的时间竟多于真正学习和做学问的时间。但

是平心而论，这绝非出于个人意愿，而完全是命运使然。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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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本人懈怠，而是历史境遇不允许我去努力。

我这一生经历了两次辍学和续学。员怨远远年因为“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被迫中断了中学学业。此后当过海军，

做过钳工，还当了几年干部。知识需要积累，不能上学就自学。也

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放弃了多少节假日，甚至 员怨苑远年春因
政治事件身陷囹圄时，还在读《资本论》。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在

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将近而立之年，我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然而，就在员怨愿圆年夏天我即将毕业，获取研究生学位时，又是
由于某种意外的政治原因使我再次被迫离开了学界。此后的一段

经历便更加坎坷，也更为复杂了。坐牢，种地，办报纸，开工厂，办

农场，做生意，玩股票，整整十年，游荡于农村、工厂和商界。不过

在此期间，我始终没有忘记导师齐世荣先生员怨愿员年对我说过的一
句话：只要你刻苦努力，认真做学问，十年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中国

的一流学者。这些年来，我时常梦想着重返象牙塔，可惜时至 愿园
年代末，我竟然还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而无法进入。

或许是对治学生涯的热恋，抑或是对遭遇不公的负气；或许为

了追求一种被人认为是高尚的理想，抑或为了找回本来属于自己

的东西，总之，经过一番努力，十年之后我又回来了。怨园年代初，
我回到北京，重归史学，再拾旧业。在人生旅程中辗转圆园多年，思
来想去，还是要做个书生。

我原本是研究苏联史的，以前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都是

关于圆园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这次重返学界，我给自己确定的
研究领域是战后苏联对外关系史，首先是战后斯大林的远东政策，

特别是对华政策和对朝政策。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八年里，他所

处理的远东问题中最大的事件就是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朝鲜战

争问题。我即是从此入手开始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涯的。

应该说，中苏同盟的起源和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都是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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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研究的课题，国内外有关的学术论著已汗牛充栋，以我的功力

和基础，要在几年之内跻身大家行列，自然是有困难的。不过，我

在这方面的研究却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第一，我从苏联战后远东

政策的角度，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以往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美关系切入的，而我于研究中

发现，在缘园年代初期，牵动远东局势变化的主要是斯大林对冷战
外交的思考及其实施的政策。第二，我所利用的基本史料都是俄

国近年来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即我国史学工作者过去可望

而不可及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说这几年我的研究还算是取得了一

些成就，那么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和使用原始档案材料是基本功。过去我

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外国史研究，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很

难看到第一手资料，往往要吃国外学者嚼过的冷馍。这种状况常

令研究者在攀缘学术高峰时，举步维艰。好在命运之神并不总是

对我冷眼相待，当我再次开始治学后不久，便幸运地赶上了国际历

史学界和档案学界发生的一次令世人振奋的变化，即俄国历史档

案的大量解密。

愿园年代末，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至 怨园
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可以对各国学者开放，不少俄国

报刊杂志也在不断公布和发表有关的档案文献。这一情况引起世

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大量收集苏联

历史档案。美国、德国、英国、挪威等西方国家的图书馆中都开始

收藏并陈列大量俄国档案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

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的形式出版。毫无疑问，这对于

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苏联历史、现代国际关系史，乃至圆园世纪人
类发展进程的历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我看

来，广泛利用目前俄国的解密档案，不仅可以解除我们以往缺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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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研究资料的苦恼，而且还可以使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中与国

外学者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于是，在紧张地从事专题研究的同

时，员怨怨源年底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建议：立即开展收集、整
理、翻译和出版苏联历史档案文献的工作，并表示愿意自筹资金完

成这一项目。经过充分协商、论证和多方的努力，员怨怨缘年远月，中
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将苏联历史档案的收集、翻译和整理列为院九

五科研规划的重点项目，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联合成立了《苏联历

史档案选编》课题组。员怨怨苑年圆月，经中宣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
署又决定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列入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三年多来，课题组全体成员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有限的条

件下，通过各种来源收集到员万多份俄国档案文献的复印件，其内
容包括了从员怨员苑年十月革命起至愿园年代中期止苏联历史上所发
生的各项重大事件。目前，翻译、整理和编辑工作还在紧张地进行

着，一部多卷本、约员圆园园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也已在计划
出版之中。

此间，我除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外，还具体整理和编注了 员怨源缘
耀员怨缘猿年的档案文献。本文集选入了其中有关刘少奇秘密访问
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的谈判，以及朝鲜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解密档案文件。收

入本文集的“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一文，是我为即将

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所写的序言。至于“俄国主要档案馆

情况简介”一文，则是根据有关俄国资料及我个人的考察编写的，

在此刊出，亦或能对读者有益。

虽然，还远不能说我收集的档案文献已经满足了研究之需，更

不能说我的研究已经充分利用了所收集的档案文献。但是，我确

实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目前，事情的进展情况尚能令人欣慰。

当然，也更使我亢奋。因为，对俄国解密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似

乎已成为我的一项使命。只是，这个自寻的使命也是一种重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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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几年时间，它染白了我两鬓的乌发，加深了我眼角的皱纹。不

过，我并无悔意，且将继续潜心于此，以此自慰，并报答我学术生涯

中的师长学友，以及在我收集档案中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两位恩师是我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老领导

朱庭光先生和我的研究生导师齐世荣先生，他们对我恩重如山，是

他们把我领入了历史学的殿堂，并指导我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学

者。北京大学的徐天新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叶书宗先生也是我

的启蒙老师，他们不仅在学术研究中指点我，帮助我，而且在我遭

受挫折时给予了暖人心怀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此外，还有一批与

我同行的志同道合者，我今天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

支持、合作与协助。

收集和整理国外史料，自然需要国际学界的帮助。通过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和私人访问，这几年我也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他们

在学术信息方面对同行的慷慨大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亚非研究室主任哈桑诺夫（ø���!���'�(���）
先生、俄国历史研究所的索科洛夫（�(�$�(�%�(���）和梅利霍夫
（���%�"�/�(���）先生是我们在莫斯科工作时经常在一起的朋友，这几
位俄国学者为人诚恳，待人热情，不仅请我喝伏特加，更多地是为

我四处奔走，查找所需要的档案文献。尽管由于技术问题联络不

便，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我所托付的事情。

冈察洛夫（�(�'�1���(���*� ）先生原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后来到外交部，出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现已回国任远东

司第一副司长）。我们是通过学术界的朋友认识的，虽然交往不

深，但他对我致力于苏联历史研究的志向深表支持，不仅将自己做

研究时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而且在百忙之中几次抽出时间，连续

数小时与我谈话，解答我的疑难，甚至将很多档案原件中难以辨认

的手写批语和签名一一给予指点。

我与联邦德国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海因茨希（匀藻蚤灶扎蚤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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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只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当我得知他掌握了一批中苏同盟

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并通过电子信箱向他索取时，他即慷慨地按

照我提供的目录一一复印邮寄给我，这种豁达大方的行业精神的

确值得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学习。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保存了大量最新

解密的俄国档案文献。我先后两次在那里工作时，原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主任王大卫（宰燥造枣枣）先生，以及当时
负责档案整理工作、现任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主任的奥斯特曼

（韵泽贼藻则皂葬灶灶）先生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对我连续复印上万页文件
的工作给予了大力帮助。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部主任韦斯塔（宰藻泽贼葬凿）先生不仅曾向
我提供了他所收集的一些档案材料，而且以他在俄国档案馆工作

数年的经验，为我在俄国开展工作搭桥引线，指点迷津。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宰藻葬贼澡藻则泽遭赠）女士，
她所提供的帮助至今令我感动不已。作为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

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国档案馆查找文件，个人积累了大批原始资

料。当我在美国向她谈起我收集俄国档案的困难时，她深表同情，

并热情地带我到她的书房参观，详细向我介绍她所收藏的档案文

献。她不仅无偿地向我提供了大批文件，而且还利用假日亲自复

印这些材料。

旅美华人学者、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陈兼教授不仅是我

读研究生时的学友，而且十几年后成为我在异国的学界同行。他

为我在美国收集俄国档案的工作倾心尽力地给予了多方面的帮

助。他细心周到地为我安排在美国的全部行程，帮我与美国各有

关档案馆和图书馆取得联系，陪我走访与俄国档案有关的专家学

者，甚至在我回国以后，还替我完成了许多与我的课题有关而应在

美国进行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兼的帮助，我在第一次访美

的一个月时间里，就能得到 缘园园园多页俄国档案复印件，是根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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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想像的。

这里还应提到我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柴文刚，他在

伦敦一家英国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与我本不是同行。但是，当我

向他倾吐衷肠，并让他了解到我们这一课题的意义后，他毫不犹豫

地承担了帮我在英国联系和收集档案的业务。他不仅帮我打探消

息，联系业务，替我起草有关的英文文件，还不远万里奔波于美国

和加拿大，代我与有关方面进行谈判。尽管这方面的努力最后未

果，但他帮助老同学的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

将永远铭记心中。

最后，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北京大地科技实业总公司总经理于

洋先生。于洋先生同我一样出身于“老三界”，“文化大革命”后考

入工科大学。作为业余兴趣，他酷爱读史，并且关心中国的历史学

发展。我所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就是由他运作的。在

我们几年的交往中，他无论在经营中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如既往地

在资金上给予我的研究中心和资助项目以特别的优惠和关照。他

一再鼓励和支持我专心搞学术研究，不要为一时的经济困难分心。

在如今的商业化大潮中，尚有如此志士仁人，如此志同道合者，怎

能不令人感动？！

尽管历经坎坷，命途多舛，到今天我毕竟是圆了一个史学梦。

我知道，在以后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不论个人际遇如

何，我都会和自己所热衷的事业相始终，共沉浮。“三十功名尘与

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解我的人，

或者多少知道我的经历的人，大概可以从这由衷的感叹中觉察到

一缕心酸，一丝苦楚。不过，我并不抱怨什么。人总是要付出的，

而且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你的付出应大于你的所得。所谓“斯文一

脉”，我想，我这辈子能够像周先生等学术前辈一样，保持读书人的

风格，做一个书生，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书生，也就心满意足，

死而后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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